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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四印斋”本《双白词》中《山中白云词》



彊村丛书》所收江煜 《山中白云词疏证稿》



序

海明同志从予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予即授以玉田生

《山中白云词》作为毕业论文之题目。海明专心致志，

爬梳遗籍，详为考证，无间寒暑，终于辨明玉田生家世

及北游等问题之真相，填补张炎研究中之空白；继而又

作竹山、碧山之考证，于晚宋词人之研究亦多创获。今

又在毕业论题之基础上，充实材料，深入发掘，作《张

炎词研究》一书示予。予见书中结合史实与词篇相印

证，显微阐幽，尤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故乐为之

序。

月年

唐 圭 璋



前  言

它既是“成熟”、“丰收”了，却又同时显露出

在唐宋词苑里，人们可以浏览到各式各样的词篇。它们各

以其特殊的色香和形态，共同构成了这一林林总总、芬菲铿丽

的文学园圃。大致来讲，晚唐五代的小令，好比是含苞初蕾的

“花骨朵”，启示着词国“早春”天气的来到（撇除了比之更

早的民间词、中唐文人词不算）；到了大量写作香艳旖旎的慢

词“大家”柳永登场，则标志着宋词的“黄金时代”（大好春

光）已经降临；及至苏轼、周邦彦时代，似乎可算是从春天过

渡到了“夏木阴阴啭黄鹂”的夏季，词苑呈现出一派茂密繁森

的景象。南渡以后，词又经历了一个从“初秋”到“深秋”的

转变过程

”的作品和以姜夔为典型的“雅词派”的作品就

几分“衰飒”、“老成”的气氛；在这方面，以辛弃疾为代表

的“爱国词派

颇能说明问题。到了宋末（并延伸至元初），社会“大气候”

既开始发生突变，词坛上的“小气候”自也不能不随之而产生

变异。此时，宋词的“颓运”或者“冬季”也就来临。而就在

这个横跨两个朝代（指南宋与元朝）的“冬季”里，宋代词苑

还以它最后的“余力”，绽放出一丛丛既不乏“标致”、却又

显得“可怜”的零乱花朵来。本书所要论述的张炎词，正是诞

生于这一“世纪末”的词苑之一丛“残花”。它“扎根”于南宋

的“雅词”土壤里，开头一些日子也还熏沐着南宋“承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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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蒙古兵攻入岁时（

代的“温煦”阳光；但不久，“北风”（指北方民族的军事入

侵）呼啸，寒气凛冽，它就不得不忍受着另一种政治气候的笼

罩、袭击而发生相应的“变态”。对此，清人江昱（宾谷）的

论词绝句说得相当中肯：

落魄王孙可奈何，暮年心事泣山河。商量未是人间

调，一片凄凉不忍歌。（《题＜山中白云词疏证稿〉》）

它所论述的《山中白云词》，即是张炎的词集。作者张

炎，在宋亡前曾是一个典型的“王孙公子”，宋亡后则“落

魄”成了一个“遗民”词人。他的三百多首词作，基本就是对

于覆亡了的南宋故国所唱出的一支凄凉哀歌。

，字叔夏，号玉田，晚又

为着叙述的方便，先让我们简略介绍一下张炎的生活情

况。他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

，又

自号“乐笑翁”。这位宋末的著名词人，出身在一个大官僚之

家。其六世祖张俊，乃是南宋初期的大将，因屡建军功，被高

宗封为清河郡王（死后追封“循王”）。他的曾祖父张镃

是南宋中期的一位闻名人物，曾参加过“倒韩（侂胄）”的活

动，在诗词方面也很有造诣。祖父张濡，宋末镇守独松关，官

居浙西安抚司参议官。父亲张枢，为宣词令、閤门簿书，深通

音律，善作词曲。到宋亡前的张炎本人为止，这一个大家族中

的子弟，都还过着十分豪侈而又“清雅”的生活。从一些文献

和张炎自己的词作看，携妓狎游、湖山清赏，结社填词、讴曲

作画，这些，便是这位“玉田公子”在宋亡前的基本生活内容。

炎但是好景并不长久。在张

为帝，还在厓山

南宋首都临安（杭州），顿使张炎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从大处而言，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基本覆亡（其时只有陆

秀夫等在福州拥赵是为帝，赵是死又拥赵昺



在他 岁（

坚持抵抗），张炎就成了一位亡国的“遗民”；从小处而言，

张炎的祖父由于在上年误杀元朝使者因而遭到了蒙古兵的残酷

报复（处以“磔刑”），弄得资财抄没，家破人亡。张炎从此

便开始了他“落魄王孙”的生涯。

那年，张炎曾被迫应召远赴元都（大都，

即今之北京）写金字《大藏经》。这是对他入元之后政治态

度的一次考验。在这场考验面前，张炎基本上站住了自己不

愿与新朝合作的脚跟。他弃官不做，于次年春天之后即匆匆南

归。这次“北游”，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张炎一生中的一件

大事，是他生命乐曲中一节比较悲亢愤激的篇章。而从北方归

来之后，张炎又重新开始了他的落拓江湖、飘流四方的生活。

他以诗（词）画“会友”，投奔朋友，以“授徒”为生，维持

生计；最穷时甚至潦倒到在鄞地（今浙江宁波）摆设卜肆；最

）以前，默默死去，享年约

年，是他的年）前的

后，大约在元英宗至治元年（

余岁。

从张炎一生的简单经历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阶段：

南宋基本覆亡（因南宋正式灭亡在

前期生活阶段；从国破家亡到被召北行，是他的中期生活阶段；

从大都南归到逝世，是他的后期生活阶段。循着这三段生活的

轨迹，我们就可以进而来研究他的创作（主要是词）情况了。

张炎作于前期的词，属于典型的“雅词”。我们知道，历

来论词者都有一种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说法。借用这种说

法，我们又可以进而把这种“正宗”的词风细析成几个阶段：

晚唐五代和北宋二晏等人的词，基本属于婉约词的小令阶段；

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长调，又多少给婉约词带来了所谓的“俗”

的风味；而周邦彦的词，则以它富艳精工的特色，开启了后代



所谓“格律派”的新格局。南宋以来，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

扬。由于南宋特殊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条件的影响，一

般正统的词人又对周词的风格进行了“修正”和“提高”，从

而使婉约词的发展更朝着“典雅”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南宋的

婉约词演变成了所谓的“雅词”。这种“雅词”，就其题材内

容而言，并未见到有超出前代婉约词很远的地方（有之，则主

要在于多写了一点“雅人高士”的隐逸情致），而在思想格调

方面则要求词能克服柳永词里那种沾染着市民作风的“俗”

味，使它更加符合“正统”的道德规范；在艺术形式方面而

言，它则力求着醇美典雅的艺术风范，这就是：要求审音合

律、句琢字炼、文辞雅美、风格精致。南宋末年出现的一批词

选，如《花庵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其名

称就充分体现了“雅词”在艺术方面的孜孜追求。

其实，在南宋、特别是宋末的阶段里，民族矛盾一直是

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着这个矛盾、并称得上是“时代强

音”的词在词坛上是一直存在着的；然而它们却决不是“雅

词”，而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派的作品。但是，在“雅

词派”词人看来，辛派爱国词却不是词的“正宗”，够不上

“雅词”的资格，因此是受到排斥的。所以，虽然有少量“雅

词”的作品也曾写到过一点嗟时伤乱之感（如姜夔的《扬州

慢》等），但到底还是比较肤浅和有限的；而占据着主流地位

的“雅词”则是距离现实较远的。这一点，正反映出了这辈

“雅词”词人在阶级地位和世界观方面的局限。

张炎，这位宋亡前的“玉田公子”，就正是这样一位力主

“雅词”理论和写作着“雅词”的词人。尽管在他的《山中白

云词》中，不能寻出很多确切的材料来说明他作于宋亡前的词



春水》词就是一

是如何的雅丽，但我们却可从同时人对他的一些评论中想见张

炎这一时期的词风。如舒岳祥说他“诗有姜尧章深婉之风，词有

周清真雅丽之思，画有赵子固潇洒之意”（《赠玉田序》）。从

他以姜夔、周邦彦、赵孟頫三人的风格来比拟张炎的艺术风

致，就不难见出张炎作品整体上偏于婉雅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风

格。再如郑思肖则说：“吾识张循王孙玉田先辈，喜其三十年汗漫

南北数千里，一片空狂怀抱，日日化雨为醉，自仰扳姜尧章、

史邦卿、卢浦江、吴梦窗诸名胜，互相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

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能令后

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

上。⋯⋯”（《玉田词题辞》）这也清楚地说明了张炎继承着

姜夔、史达祖、卢祖皋、吴文英等人的“雅词”词风。在这方

面，他那首被人誉为“绝唱千古”的《南浦

个“样品”。它用精细工巧的语言，描摹了西湖春水溶泄、韶

景如画的美妙图景，堪称是他作于入元之前的“雅词”的代表

作品。

但是，张炎词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却并不在此。张炎诃

的思想和艺术之所以达到了一定的成就，乃在于他入元以后的

作品之中。

自序》）

鲁迅先生说过：“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

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呐喊

他张炎生活的变化则还不止于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

简直是经历了从“王孙公子”坠为“文丐”的悲惨遭遇，所以

生活的这种巨变就势必影响到了他的词风。他原先持有着的漂

亮、雅致的“雅词”风格，就不由得要发生某种程度的“蜕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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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下与沈尧

正如江昱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落魄王孙可奈何，暮年心

事泣山河。”张炎词的基调在宋亡后顿时就变了。它从原先

“谑乐”、“陪笑”的欢快自得，一下子变成了哭泣、凄凉的哀

调 一对于故国覆亡的“黍离之悲”和对于自身落拓的“我已

无家”的身世之感，便变成了他词的基本主题之一。请读下面

这些词句：

送天空水云变色，任愔愔，山鬼愁听。（《声声慢

琴友季静轩还杭》）

万里飞霜，一夜换却西风。（《声声慢

道同赋》）

他的词中，就这样浓重地抹上了一层“改朝换代”的悲凉

色彩和时代氛围。而在这种黯淡伤感的词篇中，却仍跃然可觉

地跳动着一颗眷恋故国的挚心：

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经

行旧时路。连昌约略无多柳，第一是、难听夜雨。谩惊回

凄悄，相看烛影，拥衾谁语？张绪，归何暮？半零落

依依，断桥鸥鹭。天涯倦旅，此时心事良苦。只愁重洒西

州泪，问杜曲、人家在否？恐翠袖，正天寒，犹倚梅花那

树。（《月下笛》）

词人感怀着南宋故国的宫室（“连昌宫”在此处是以唐喻

宋的写法）己经荒芜一空，追念着昔日的旧人已经风流云散，

“心事良苦”、悲从中来，不由得“愁思黯然，因动黍离之

感”（小序），写下了这样深情悲怆的词篇来。

西湖春感》再如，他那首著名的《高阳台 词，表面看是

“伤春”，实质却是“伤乱”。词中哀哀地诉说着作者对于亡

国的无限悲痛。“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正是此种



哀痛之委婉又而深挚的特殊方式的表露。

如果我们仍旧拿“雅”字来评论张炎的这些词的话，那

么，他作于宋亡后的这些词就近乎《诗经》中的“变风”、

“变雅”式作品了。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环境和个人身世所发

生的巨大变易的推动之下，张炎原先的“雅词”词风也相应地

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它朝着反映社会矛盾的方向推进了一

大步。

标志着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即是他在北行途中所作的一

些词篇。张炎虽则先辈是甘肃人，但从张俊以后，便世代居住

杭州，到张炎本人，已是一个“十足”的杭州人了。他自幼熏

沐着西子湖畔的软风香尘，消受着“销金锅”里的富贵温柔，

因此造就了自己软弱的个性和柔婉的词风。但是，在被迫北上

的途中，他有机会亲眼目睹汉族人民遭受的痛苦，在满目疮痍

的情况下却又饱看了北国雄伟而又苍凉的河山，这就大开了眼

界，增加了阅历。特别当他在深秋季节夜渡古黄河时，他的笔

端不禁出现了与以前词风迥然不同的风貌：

迎面落叶萧萧，水流沙共远，都无行迹。衰草凄迷秋

更绿，惟有闲鸥独立。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

碧。扣舷歌断，海蟾飞上孤白。（《壶中天》）

这种悲慨如杜诗、豪放似辛词的词风，就是以前的“玉田

公子”之“雅词”中所见不到的。它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尽

管张炎他们并不欣赏辛弃疾式的“豪气词”风格，但当他们自

己的遭遇发生变易时，也就会情不自禁地向辛派豪健词风靠拢

过去。这又表明，张炎的思想感情中，也自有它与爱国词人们

相通的地方；不过，后者的爱国情绪表现得显露、愤激而张炎

则表现得较为隐晦、低沉而已。因此，仍然可以说，张炎词中



举的这首“

所表露的家国和身世之感，乃是爱国感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

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表现，它仍然是值得后人所重视的。

说到“特定的社会条件”，我们自然明白那是指元代残酷

的异族统治。别的不说，光从元代统治者对于文人的高压政策

就可见其残酷之一斑了。《元史 刑法志》明文载着：“诸妄

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

流。”动辄杀头，动辄充军，这就可知元初文网之严密。又，

仅从周密《癸辛杂识》一书，我们即很易见到元初“文字狱”

的一些记载：如《别集》上载：刘辰翁作月诗六言云：“霓

人？”诗成，“为人所

裳声里一攧，如今是第几轮？赤壁、黄楼都在，古今多少愁

几殆”；又如《续集》上载，梁栋

曾 作

与莫仑有小隙，密告莫作诗有“讥讪语”，结果莫氏被逮入

狱，未几病死；而十年之后，梁栋本人却又被别人告以

“浮云暗不见青天”诗句而下狱病死。这里所透露的，还只是

当时“文祸”的一小部分，但足已使我们体会到那个时代政治

气候之肃杀可怖了。张炎词既然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其不得

不采取较为隐晦曲折的词笔，也就很可理解了。即如上面所

北游词”，其中的“迎面落叶萧萧”三句，别本另

作“云外散发吟商，任天荒地老，露盘犹泣”。“天荒地

老”、“露盘犹泣”（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意），就

明言的是亡国之感；而改定之后，却变成了现在的面貌（此

有所顾忌

“别本”很可能是草稿或原稿），这就可知张炎写词的不得不

但也正因如此，我们便更感张炎词中所寓藏的

“黍离之悲”的难能可贵！结合着一己的身世，写出了深沉的

眷恋故国之情，这就是我们看重张炎词的首要原因。

岁。在此后约三十年的光景从大都南归时，张炎已经



的大致轮廓。

中，一方面，他的亡国痛感仍至死不泯灭；另一方面，他思

想中那种欲以“隐逸”、“超旷”来求得“解脱”的消极情绪

却也滋长和发展起来了。复国既已无望，北行的这一场政治风

浪又使他惊悸犹存，于是他格外企望着能在“隐士”生涯中摆

脱现实的烦恼与痛苦：

旋

龟峰深处隐，岩壑静，万尘空。任一路白云，山童休

扫，却似崆峒。只恐烂柯人到，怕光阴、不与世间同。

采生枝带叶，微煎石鼎团龙。从容， 吟啸百年翁。行

乐少扶筇，向镜水传心，柴桑袖手，门掩清风。如何晋人

去后，好林泉、都在夕阳中？禅外更无今古，醉归明月千

松。（《木兰花慢 为越僧樵隐赋樵山》）

出世”思想的作品，在整

虽然躲向深山古庙中，也仍不失是对元朝的一种“不合

作”举动；但词中所发出的那种“清风”、“吟啸”之声和煮

茶、焚香之味，毕竟和现实生活隔膜甚远，究其思想内核而

言，乃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实在不足称道。但我们又

不能不看到，这类讴歌隐逸生活和

个张炎的词中（他的词集取名为《山中白云》，也正是此意），

却占有了不小的比重；因之它也同是张炎词的基本主题之一。

富贵风流的“玉田公子”，不忘故国的“落魄王孙”，再加上

隐逸超旷的“乐笑翁”，这就构成了张炎“为人”的全貌，同

时也构成了他词中所塑造的词人的“自我形象

张炎词的创作轨迹及其思想内容就大体如上。

张炎不但是一位词作家，又是一位词论家。他在晚年所作

的《词源》一书，总结了他一生作词的经验。总观《词源》，

其总的出发点在于作词须要“深加锻炼”四字。张炎自己的创作



春水》词中的这些句子：

实践，就基本贯彻了这种精神。他的那些比较出色的词篇，就

依仗着此种“锻炼”之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就是我

们看重张词的又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唐宋词坛上，一直存在着视词为“小道”、

“薄技”的看法。但发展到南宋后期，却有了“尊体”之势。

陆文圭为《词源》作跋，说道：“‘词’与‘辞’字通用，《释

文》云：‘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声，声生律，律生

调，故曲生焉。”尽管他对“词”（歌词）的解释属于穿凿附

会式的曲解，但他的本意却已在于抬高词的“地位”（张炎自

己也说过，词如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

遗意”）。但是如何才能“尊体”，使它能够上接《诗》、

《骚》？照“雅词”派词论家看来，关键即在于一个“雅”

字。

所谓“雅”，一方面要求“屏去浮艳”，克服“软媚”，

也就是在词的思想内容方面达到“雅正”的要求；另一方面，

更要求于句琢字炼，以求得精美醇雅的艺术形式。而要达到后

一种艺术要求，就非“深加锻炼”不可。

张炎的词，就深深地体现出了那种经过“锻炼”之后的“人

工”型艺术美感。它不同于五代和北宋的婉约词人所常具有的

天然风韵和自然风姿，而更集中地表现出南宋“结社”词人所

具有的雕琢之美、“人巧”之美来。

试观他入元前所作的《南浦

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

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

看似“神化之句”，其实都是经过精心锤炼之后才能诞生



出来的“警句”（陆辅之《词旨》就专门列有“乐笑翁警句”

一节）。

入元之后诸作，尽管风格发生变化，但他“深加锻炼”这

个特色却是一直保持着的。从其表现黍离之痛的词作来看，它

大致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托物言志”，在咏物词中夹寓进自

己的真情实感，所谓“意内言外”者也；二是“今昔对比”，

在“对比”中抒写出自己感怀故国的深情挚意。而不管采用哪

种方式，它们却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巧妙的安排。前者如

《解连环

地围香，临水湔

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

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

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念旅愁荏

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

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

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这首词极力刻划一个“孤”字，入木三分（作者竟然由此

而获得了“张孤雁”之美称），其工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唐宋

诗中所有咏“孤雁”的篇章。拿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它既是写

“雁”，却又同是写“人”，亦雁亦人，不即不离，堪称是一

首精心经营之作，其间的“锻炼”功夫自不待多说。

后者如《庆春宫》词：

波荡兰觞，邻分杏酪，昼辉冉冉烘晴。罥索飞仙，戏

船移景，薄游也自忺人。短桥虚市，听隔柳、谁家卖饧。

月题争系，油壁相连，笑语逢迎。池亭小队奏筝。就

裙。冶态飘云，醉妆扶玉，未应闲了芳

情。旅怀无限，忍不住、低低问春。梨花落尽，一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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